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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感悟

城市空间

心灵驿站

花季雨季

虽然我们总是争吵不止，性
格上的分歧日渐明显，感情上的
裂痕越来越清晰，但是，在那个堆
满浓雾的早晨，他向我提出分手，
我仍很不甘心。我的自尊告诉
我，要分手也得我先提出才合
理。我一头冲入绵绵浓雾，伤心
和失落包裹着我，顿时迷失了方
向。他追上来，气喘吁吁地说：

“原谅我吧，没有爱情，我们还可
以做朋友！”“去你的朋友，我们从
此是敌人！”我甩开他的手，也甩
开他一厢情愿的朋友，拦下一辆
出租，绝尘而去。

真的，我恨他，这种怨恨就像
是千万只虫子躲在我身体里，在
每个清冷孤寂的夜里，噬咬我破
碎的心。所以，在以后的日子里，
我尽量让我的长夜丰富起来，因
为，那样我就可以少一些时间拥

抱着怨恨和孤独入梦。我广泛交
友，形形色色的男人出现在我的
生活中，粗犷的，细腻的；大胆的，
小心的；有钱的，贫穷的，一一尝
试，推杯换盏之间我因为尽情挥
洒对他的怨恨而无比畅快。

在那个阴天的午后，我没有想
到会下雨。我没带雨具，站在茫茫
的雨帘下，孤立无援。打电话给我
的诸多男友求助，允诺着，却没有
一个及时赶到雨下来营救。我想，
他们也是早就明白了我吧，戏只能
做到相聚甚欢的份儿上，丝毫不能
有半点的真情植入。

在雨帘下抱肩而站，慢慢诵
读那分雨里的清寒。偶然一瞥，
怎么也没有想到，会让我在这样
的日子里与他相逢。我，狼狈地
栖于站台上，独自对着无尽的雨，
而他，那个我夜里恨了千万遍的

人，臂弯里已挽了一个娇小的人儿。
他也看到了我，目光中闪过

疑问，很快把目光避开，我也很快
把目光收回。无言成陌路，我想
这对于我和他，也许是最好的相
逢场面。可是，隔了片刻，有人轻
拍我后背，回头，却见娇小的她递
过来一把杏黄色的雨伞，冲我微
微一笑，说：“有空常联系我们，他
的电话没有变！”未及我回答，却
见他们两个牵了手，冲下站台，上
了公车。

握着那把杏色的雨伞，回想
着他们眉宇间真诚豁达的微笑和
凝聚在他们牵手间的温情，再想
想凄风冷雨下，漫漫长夜中，独自
守着往事，守着怨恨的我是多么
的无知与可笑！告别怨恨，与往
事和解吧，我的前面的路才会更
加亮丽！

近日手机总出问题，到维修部去修理。维修
部里是个中年人，一看我手机就笑了，说：“没想
到你还是个时尚族，这手机功能太强大了。不
过，我告诉你，功能越多越容易出问题，简单些
倒好了！”

一听，觉得有点哲理意味。的确这样，就我个
人的手机使用史而言，开始的时候我用的仅仅能
接能打，接着一轮轮的时尚功能铺天盖地而来，我
于是把手机换了又换，结果发现，换手机的频率和
新功能的增加成正比，换句话说，就是目前每部手
机用的时间越来越短。因此，对维修部这个中年
人的话我深信不疑。平时，有几个要好的朋友，也
有类似我的抱怨，手机老换不说，因为这些新功
能，不知不觉地浪费掉了不少时间，有QQ来了，
你得聊几句吧，邮件来了，得回复吧，诸如此类，结
果，正事倒耽误了不少。什么是正事？比如看看
父母，到野外去感受美好的阳光与自然，和妻子一
次温暖的交谈，和孩子一起放肆地嬉戏，或者静下
心来那一刻短暂的静默，等等都是。可惜，中年的
我们为高科技所累，却忽视了这些美好，忽视了这
些时光，忽视了这些“微幸福”。真是越活越复杂，
心越累啊。

除了手机，生活中不也如此？人到中年，却把
生活中最简单的事情，开始油滑地看得复杂起
来。到了这个年龄，不是应该明白那些喜怒哀乐，
那些坎坷挫折是人生之必经的吗？把那些小事看
成大事，正是中年所累的原因所在。想起著名的
作家大江健三郎，他有一个智障的儿子，有时候，
儿子连大小便都照顾不了自己，在别人看来，他的
生活应该乱如麻，累得心冷吧。事实却不是这样，
他写作，他照顾儿子，抛弃那些为名为利的应酬，
平静安详地过着自己的生活，简单而实在地感知
自己的生活。他用一条宽松的纽带维系着这个家
的人，维系着这个家的温馨。他把智障儿子专注
地作曲看成乐趣，把妻子静静地作画看作美好，甚
至智障儿子和他的一次同行，他也看得心花怒放，
满足不已。他到中年，不累，他到老年，也不累，只
是因为，他把大事都当成小事，把复杂变为简单，
珍惜真实的幸福，忽略那些本来就不曾存在的庸
人自扰。

前天，我把我那款时尚手机彻底报销，新买了
一部，简单得很，仅仅能接打电话，能发短信而已，
而且价格也便宜，才二百多元。遇见朋友，本想把
这个中年感悟与他们分享，没想到，一看朋友的手
机，原来，他们早就换了，换成和我的一样简单。

人到中年，开始明白了简单的含义，那么，就
简单起来吧，简单才是幸福的真正含义。

本版插图 涛 涛

被男人抛弃了的女人，脑子里的第一个想
法就是，我要报复他，让他这辈子都不得安
宁。报复采取的手段，通常就是不断地去骚扰
他，让他的生活乱成一团，让他没有机会再去
找别的女人。

可是这样做的结果呢，男人并没有因你的报
复而对你回心转意，相反，他还会很厌恶你，觉得
你真是个十恶不赦的坏人。甚至于还会到处去
散布你的谣言，说你变态无聊，让你莫名其妙地
遭别人的白眼。

然而，女人却始终没有意识到自己这样疯狂
的行为，会给自己带来多大的伤害。她只是一次
次地在报复中，去回忆着曾经的甜蜜，曾经怎样，
曾经他是那样的爱她，可是现在呢，却成为真正
意义上的仇人。

对于这样的女人，一直以来，我都不会报以
同情。她们太傻太笨了，报复有什么用呢，虽然
短时间内让他焦头烂额，可是事实上呢，他依旧
可以抱得新人归，让你的伤口一次次地被他无情
地撕开再撒上把盐。

很欣赏这样的女人，同是被男人抛弃，可她
们却不再追问结果，不再去留恋曾经的那段恋
情，不再去思念他。她只会更加完善自己，甚至
于她们会在失恋后将自己打扮得光彩照人。

她们很会为自己的今后打算，知道报复不起
任何作用，她们只是想让自己再次寻找到幸福。
自己越幸福，那个抛弃自己的人就会越失落。自
己在被对方抛弃后，居然还能够如此漂亮，想想，
对方是怎样的无奈。

她们精彩地为自己而活着，不去打扰别人，
也不会让别人打扰自己。她们才是感情上真正
的赢家，被人抛弃又怎样，只要自己不抛弃自己，
始终能够赢回那份自信。

失恋了，你想让自己成为怎样的女人？是那
样整天不断骚扰负心人的可悲女人，还是那个
活得精彩的自信女人，相信，多数的人都会选择
后者。

说心里话，一对男女从陌生
的路人，到彼此之间的认识，相
恋，最终走进婚姻的殿堂，结成夫
妻，组成幸福的家庭，是一种缘
分，也是一种巧合。恋爱是美丽
的，恋爱时，彼此往往都比较大
度，男人是如此，女人更是这样。
然而，恋爱的美好并不能代表婚
姻就一定幸福，尤其是结婚生子
以后，生活的琐事，工作的烦恼，
心情必定受到影响，不可能总是
开心快乐，有时，甚至产生一些愤
怒的情绪，不足为奇。

这种时候，夫妻之间，产生矛
盾的概率大为增加，有时，因为一

句话不对路，触怒对方，也是难免
的事情，此时，倘若双方都不想忍
让，只想着自己占上风，只一味想
着发泄心中的不满与不快，那么，

“家庭内战”可能一触即发，夫妻
双方的矛盾也可能随着争吵而升
级，最终甚至可能导致彼此反目
成仇，大打出手，夫妻感情恶化，
甚至可能因为彼此的感情用事，
不注意控制不良情绪，不懂得忍
让，而最终导致婚姻破裂，家庭解
体。这是让人非常遗憾的事情。
笔者住在一小区，楼上有一对小
夫妻经常吵架，这可真苦了我跟
我老婆，为什么？因为我住他们

楼下，他们吵架，能不影响到我们
吗？根本不可能。如果光是彼此
对骂几句，似乎也没有什么，这对
小夫妻，一旦吵架，往往双方都不
会善罢甘休，似乎不吵出一个高
下来，谁都不甘收手，而且，几乎
每次，都会发展到肢体碰撞，打架
是常事，女的打不过男的，就砸家
里的东西。如此这般，我与我老
婆，可真是遭了罪。幸好他们还
没有孩子，如果有孩子，这样天天
吵架，几天打一架，乱砸东西，会
给孩子造成什么影响，真是不敢
想象。我和老婆上去劝过几次，
根本没有什么效果，收效甚微，久
而久之，我与我老婆也对他们失
望了，前不久，这对夫妻终于不再
吵架，我和老婆再也没有听到他
们吵架与砸东西的声音，我想，他
们可能彼此都改了，都慢慢懂得
忍让了吧。一打听才知道，他们
离婚了。我先是一惊，后是一
叹。实在可惜。

实际上，他们要是能够彼此
都忍让一点，比如在对方发火时，
自己忍让几句，挨几句骂又不会
死人，干吗一定要占上风呢？

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
海阔天空。夫妻忍让有何妨？忍
让不是懦弱，忍让是尊重。夫妻
双方懂得忍让，才能让夫妻感情
更好，家庭也才能够更加和谐。

孙女一岁零两个月了，正是
牙牙学语和蹒跚学步的阶段。儿
子儿媳在外地工作很忙，照看孙
女的任务就落在了老伴和我的头
上。老伴比我辛苦多了，孙女的
衣食起居都由她负责。老伴交给
我的任务是：遛孙。老伴说：“别
人遛狗，你就遛孙吧。”于是，每天
早晚我的任务就是遛孙。

孙女每天早晨醒得很早，六
点左右就醒了。老伴将孙女穿
起来后，就交到我手上。我就开
始了抱着孙女晨遛了。出门向
左走有一条村村通公路。这条
路早上比较幽静，看到公路两边
的树木、庄稼、小花、小草，我就
会教给孙女一一认识。孙女的
记性很好，头天教的隔一天再问
很多她能知道。有时抱累了，我
就让孙女骑在我的脖子上，我两
手向上牵着她的手，然后迈开大
步，不停地喊着“一二一”向前走
去，孙子就会在我的肩膀上“咯
咯”地笑个不听。

晚遛时，我就不走那么远
了，就在我家西边不远处的一个
一 千 多 平 方 米 的 水 泥 打 谷 场
上。我要么牵扶着孙女让她自

己练步，要么用童车推着她玩。
牵扶着她学步时最累人，我必须
弯下腰来跟着她走，一放到地
上，孙女就兴奋地踉跄向前，开
始我的手不能离开她的膀子，一
放手她就会摔倒，后来可以放手
让她走两步。用童车推着孙女
晚遛时，我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
进一步教孙女学说话。我陆续
教会了孙女喊“爸爸”、“妈妈”、

“爷爷”、“奶奶”、“姑姑”等，我还
要唱歌给她听，我把我脑中储存
的有限几首诸如《驼铃》、《北国
之春》、《骏马奔驰保边疆》等唱
了一个遍，近几年来的一些歌
曲，每首只能唱一到两句。我还
背诵古诗词给孙女听，这难不住
我，因为我是一名中学语文老
师，我能很多古诗词。在我唱歌
或背古诗词时，孙女要么不眨眼

地紧盯着我，要么自顾自地笑，
要么也“咿咿呀呀”地跟着学。

要是遇上阴雨天不能外出
时，我就在家中遛孙，抱着孙女
从楼下走到楼上，又从楼上走到
楼下，教孙女认识家中的物品，教孙
女分清左手右手，左脚右脚……

前几天到外地开了三天会，
孙女不在身边，我浑身不舒服，
就像病了一样，回到家中抱起孙
女，立刻精神抖擞，充满活力。

现在，遛孙成了我每天生活
中最大的乐趣。遛孙让我的生
活丰富而充实，让我开心快乐健
康，既看护好了孙女又锻炼了我
的身体，还激发了我的创作热
情，真是一举多得。我感觉到自
己越活越年轻。

这也许就是人们所说的“天
伦之乐”吧。

越活越简单
冯海鹏

无用的报复
朱 云

与往事和解
李晓燕

忍一时风平浪静

人家遛狗
我遛孙

邵火焰

万家灯火

毛周林

世相百态

有段日子，我发觉，女儿的
脾气越来越坏。如果不小心被
板凳撞倒了，她会很气愤地使劲
用脚踢它几下。有时，看着她发
脾气，我就觉得好笑，心想孩子
就是孩子，自己摔倒了，相反还
要怪别人。

再就是如果别的小朋友抢
了她的玩具，她会很凶地吼对
方，她说：“你让你妈妈给你买去
啊，为什么要抢我的。”说完，便
会用力地将东西抢了回来。

我不明白女儿怎么会这样。

我的脾气虽不算好，但也不至于像
她这样。为此，我很是担忧，一再
地对她说，不要发脾气，不要欺负
别的小朋友，可她却从来都不听。

倒是老公，他对我说：“其实
小孩是怎样的脾气，与大人有着
很大的关系，你想想自己，脾气是
不是有点暴躁了呢。”我说：“现在
说的是她，你为什么要扯上我。”

老公依旧慢条斯理地说：
“你脾气不大，但是你的坏脾气
也让人难以忍受，家里的洗衣机
不能用了，你不会联系修理工，

偏要自己在那拼命地捶打开关，
你以为打一下，它就会工作吗？”

“可是我打了一下，它确实在工
作嘛。”我笑着说。老公摇了摇
头说：“那是接触不好，偶尔捶打
一下可以，你不能每洗一回衣
服，便要打上一次吧。再就是，
你也够小气的了，我记得上次你
同事找你借平板电脑玩，没几
天，你便开始催着要了，你如果
不小气，孩子怎会小气呢。”

那天，他历数了我种种的不
是，每一条都没有冤枉我。如果
不是他这样一说，我还真不知道
自己有这么多的缺点。

人们都说父母是孩子的第
一任老师，如果我们不能为人师
表，又怎能教育好孩子呢。

你就是我的镜子
付朝旭

“为什么？”徐丽婕不解。“这些并
不是正菜。”沈飞向她解释着，“这五
碟小菜分别主酸、甜、苦、辣、咸五味，
是吃正餐前用来调节食客的味蕾
的。碟中每片菜的大小和滋味浓淡
都搭配得恰到好处，各吃一片时恰好
可以五味齐发而又相互平衡。若哪
样菜多吃了一片，都会影响到一会儿
品尝正菜时的味感。”

调味已毕，众人把筷子依次放
下，忽听“一刀鲜”沙哑的嗓音又在屏
风后响起：“姜先生远道而来，我打算
以一桌‘三头宴’略尽地主之谊，不知
道是否合你的口味？”

姜山微微一笑，道：“在扬州宴
客，还有什么比‘三头宴’更合适的
呢？”

老者点了点头，道：“既然姜
先生对‘三头宴’如此赞赏，那就
上主菜吧。”

段雪明听见吩咐，冲站在后厨
门口的两位侍女拍了拍手。两侍女
会意，依次上主菜。
段雪明则高声报出
菜名：

“‘三头宴’第
一款，扒烧整猪头！”

“‘三头宴’第
二款，拆烩鲢鱼头！”

这两道菜浓淡
分明，味各不同，却
都是菜中极品。众
人大快朵颐。

“‘三头宴’第
三 款 ， 清 蒸 狮 子
头！”轮到报上第三
道菜时，听着那熟悉
的菜名，徐丽婕心中一动，竟微微有
些发酸。

三道主菜都已上齐，意味着这
“三头宴”也接近了尾声。

吃完碟中的狮子头后，诸人各自
放下了筷子，厅中气氛逐渐凝重。

谁都知道，今天的宴席只不过是
个序曲，见证“一刀鲜”和姜山之间的
厨艺比试，才是大家来到红楼宴厅的
真正目的。

当序曲结束的时候，正戏就应该
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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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人都看向主座上的老者，目光

中充满期待。老者却是一副气定神
闲的样子。他拿起桌上的面巾，先擦
了擦嘴，然后折叠了一下，又开始擦
手。他一根手指一根手指地擦着，极
为仔细，快擦完的时候，他抬起头，看
了屏风后的“一刀鲜”一眼。

“一刀鲜”轻轻点了点头。
老者放下纸巾，不紧不慢地道：

“今天我既然代做这个东道主，那也
得献个丑，奉上一道菜肴，一来给大
家助助兴，二来也有劳姜先生品评品
评。段经理，带我去后厨吧，顺便也

给我打打杂。”
“好的。”段雪明做了个请的手

势，老者起身离座，跟在段雪明身后，
一同向后厨走去。

淮扬众厨看着两人的背影，都有
些愕然。段雪明自二十年前横空出
世，名望绝不亚于扬州任何一家酒楼
的总厨，现在居然有人让他来“打打
杂”,老者身份的神秘和高贵，也由此
可见一斑。

过了约一刻钟，仍是段雪明当
先，两人一前一后，回到了宴厅中。

只见段雪明手捧一只银质高脚
餐盘，上覆圆顶盘盖，小心地走至桌
前，将餐盘放下。那餐盘锃亮光洁，
周壁用金丝嵌着游龙的图案，栩栩如
生，看起来甚是华贵。

见到这样的餐盘，众厨的目光一
下在全被吸引了过去。

淮扬一带的酒楼是极少用金银
制器来盛放菜肴的。老者选用镶金
的高脚银盘来做容器，里面的菜肴

必定也是异常华贵
才对。

老者重新坐定，
冲段雪明点点头，段
雪 明 会 意 ，右 手 一
翻，揭开了盘盖，里
面的菜肴终于露出
了庐山真面目。

只见银盘中或
红或绿，四下点缀着
各色鲜果菜蔬，晶莹
玉润，如同许多玛瑙
翡翠一般。正中处
洁白如玉，卧着一条
蒸好的鳜鱼。

“嗯……”马云略一沉吟，道，“这
道菜以形取胜，外裹金银，内有奇石
宝玉，满目琳琅，确实有富贵之气，不
知道菜名叫作什么？”

老者微微笑了笑：“要说富贵之
气，诸位现在是只见其一，不见其
二。”说着，他站起身，将手中的象牙
筷插入鱼腹，轻轻一挑，“请看我这道

‘老蚌怀珠’！”
那条鳜鱼原来早已从鱼腹处剖

开，此时一挑，上半片鱼身随之翻开，
便如同一只展开的蚌壳，藏在鳜鱼体
内的热气腾腾而出，银盘中立时如烟
如雾。烟雾渐散之后，众人眼前都是
一亮，只见打开的鱼腹中，竟藏有一
斛洁白圆润的璀璨明珠！

只见这斛明珠整齐划一，粒粒如
指尖大小。其间椒红葱绿，衬着诸色
细丝，艳丽照人。更有几颗滚出了鱼
腹，在银盘内滴溜转动，与旁边的“玛
瑙”、“翡翠”争艳斗趣，一时间满盆珠
光宝气，令人目不暇接。

姜山站起身，冲老者恭敬地行了
个礼，问：“老先生，您难道
是当年江宁织造曹家的后
人？” 26

在我和周处的热情鼓动下，村干
部在逐渐地放松，酒桌上的气氛慢慢
地热烈起来，彼此的心越来越近……

省城的农博会已经举办了多年，
这届农博会的规模之大是空前的，光
看场外参观者停放的车辆，就仿佛先
让你参观一回汽车博览会似的。在种
植园艺区里，村干部们顶着烈日，饶
有兴致地看着瓜秧上结出的上百斤
的角瓜、倭瓜，赞叹不已、啧啧称奇；
在机械化场地，他们更是看着各式各
样的先进设备而惊讶。

在农博园里整整参观了一天，就
连午餐都是在园里吃的，省总的欢迎
宴会只能安排到晚上。

这次下去，我因在农村待的时间
过长，随身带的诺和灵针剂药已经用
完，晚饭后，我便回家取药。

第二天上午，为了让村干部在长
春玩得尽兴，周处和郝处又带领大家
参观了伪满皇宫。

按照事先的日
程安排，下午由我带
领大家上街浏览市
容、自由购物。之前我
确实认真考虑过，带
大家到哪里去？有几
位村干部是第一次到
省会城市，卓展、国商
是长春市顶级的购物
店，但价格之高也非它
们莫属！村干部中不乏
种粮大户、养殖大户、
养机械大户，可谓是腰
包鼓鼓，不比城里上班
族有差，但质朴、实在、
勤劳、节俭的他们消费定位会在那里
吗？还是看看百货大楼和国贸吧。

果然，这些男人是看的多，动手
的少。

在儿童柜台，看好了一条漂亮的
蕾丝边纱裙，我买了下来；在女人柜
台，看好了几件女人的上衣，我掏钱
要准备买下来，身旁的几位村干部见
我专买妇女和儿童的服装，不禁有些
诧异。一旁的金日村长像是明白了什
么，挡住我，不让交钱：“韩处，你是不
是要给小荟杰和她的孩子买呀？这可
不行！”

我不想欺骗金日，诚恳地和他
说：“当叔叔的给孩子买点衣服没有
什么说法吧？”

金村长说：“说法倒没有，但也不
能让你花钱给他们买衣服呀！”

我说：“村长，我在村里待了那么
多天，是小荟杰每天为我做饭，我也
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你总得
让我表示一下，让孩子有一个心理平
衡吧？”

听了我的话,金村长不再阻拦。
帮扶资金

把十位村干部送走，没过几天，
倪连山也从外地回到了机关。一天，
他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想要听听我
们在农村的基本情况。我把我们到农

村开展工作情况作了简单汇报，他听
了，很是满意。之后，我又把和五个村
领导共同研究的需帮扶项目作了汇
报。他问道：“你看咱们给每个村帮扶
拿多少钱合适？”

这个事在回省会之前，我真还特
意做过了解。在罗子沟镇包村的共有
四个省直单位。除了省总工会外，剩
下分别是省财经办、省地税局和省住
建厅。听焦镇长讲，省住建厅准备在
罗子沟新建一个燃气站，投资 200 多
万；罗子沟镇的规划图拿到县里去
搞，需要9万元，还有两个村子的规划
图各要 3 万。这些现在帮扶干部提出
都由省住建厅协调做，也算做他们的
帮扶项目了。这个力度应该说是不
小。省地税那边说是要帮助村里修 5
公里路。省财经办的帮扶处长傅连成
是我的党校同学。我在电话里问他，
他说还没有汇报，暂时定不下来。

另外，我对帮扶工作有自己的认
知和想法，我们只是
帮扶，一是要量力，
二是要切合实际。我
们毕竟不是政府。再
说，“千名处长进千
村”活动是三年，应
该匀称用力，一步一
个脚印，切不可一蹴
而就。

我说：“一个村
给6万，5个村一共给
30 万吧。”其实我内
心里准备报的是每
个村 5 万，之所以给
每个村多报一万，为

的是给领导留出一定的削减空间。
想不到的是，倪连山毫不犹豫地

说：“你说的数和我心里想的数碰到
一起了。一个村就给 6 万吧！”不过他
想了想又说，“这可是保底数了，不能
再少了。为了保证这个钱数，向党组
汇报时你也可以按8万报！”

按照倪连山的意图，我早早地准
备好向党组汇报的材料。

格外顺利，党组会上一路绿灯地
通过了省总工会对汪清包村点 30 万
帮扶资金的议案。

会后，30万帮扶资金很快从省总
下拨到延边州总工会；延边州总工会也
快速地将款划拨到汪清县总工会。

我从医院出来，见到倪连山，我
说：“我们要上农村去了。”他说：“去
吧，一定要把钱管好、用好。”

三道河书记于根起
到了罗子沟镇，王成问我们到

哪？到哪呢？夏天里我在村子里时住
的是村部，冬天村部不能生火，屋冷
炕凉，肯定是住不了人的。村长家倒
是两个房间，不过前一阵子挂电话，
听说他老伴已从韩国回来了，儿子、
儿媳和小孙女住一间房，村长和老伴
住在另一间小屋里，那间小屋
睡两个人都很挤，我再去肯定
不太合适。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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